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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黃源典  

 

 

忝為南台教師三十餘年，培育學生無數，他們在各行各業均有所表現，常讓我感

到欣慰。但每當參加早期學生舉辦的同學會，我都對他們表示懺悔。懺悔過去的教學

經驗不足、懺悔過去的見識狹隘、懺悔過去的管教方式欠當等等。「有懺悔才有改進的

機會」，但願這句話能在我身上實現。以下我寫下我的懺悔，以供自我警惕。主要有以

下五項： 

 

 

話說有一位年輕人，在逛夜市之際，見到鐵口直斷的攤位，正準備向相士開口請

教，不意該相士眼明嘴快、胸有成竹地搶先說：「年輕人，你不用開口！我已經知道你

要來請教什麼問題。」 

「喔！」年輕人只好聽話，準備洗耳恭聽。 

「你是要來問感情的事吧﹖看你雙眉深鎖，我就知道你的戀愛出了問題！」 

「不是啦！」年輕人搖搖頭。 

「那一定是要問事業囉！從你的印堂無光，就知道你的工作不如意。」 

「沒有啊！」年輕人無奈的回應。 

「那你到底要問什麼？」相士抓狂了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黃源典，南台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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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要問廁所在哪裡？」 

「為什麼不早說？」相士相當不悅。 

「我剛才要說，是你不讓我說的啊！」 

這是 2012 年 8 月 16 日我參加佛光山所舉辦的全國教師佛學夏令營，慧昭法師所

說的一則笑話。捧腹之餘，卻有許多的人生哲理值得省思。 

人免不了會有主觀，尤其從事一種工作，當經驗不斷的積累，自信心因而逐漸增

強，倘再加上主觀作祟，很容易就產生判斷失準的情形。回顧從事教育將近四十年來

，雖然教學經驗漸增，然而主觀意識無法全然去除，對學生行為的判斷，也常有失準

的遺憾。判斷失準，若有機會補救還無所謂，最怕是錯失良機，甚且連判斷錯誤都渾

然不覺，更遑論改正之舉？ 

每當與教學同道閒話之時，難免會有「現在的學生程度越來越差，寫字難看，文

句不通」的共同感慨。其實，我們已不知不覺陷入「以自己的專長，作為衡量別人的

標準」的泥淖。設若學生也以她/他在電腦操作的水平作標準來衡量老師，除了傳授電

腦課程的老師外，有幾位能與學生並駕齊驅？學生也可以說「笨老師」比比皆是？如

此互相貶損對方，豈是教育之福？這種主觀的行為，確確實實有修正的必要。 

更有甚者，將自己的專業課程視為無上的尊貴，把其他課程視之為糞土。專業課

程也許是學生將來畢業之後謀生的知識技能，但真正走入本行的比例又有多少？更何

況人總要生活，藝術、文學、倫理、媒體、政治、醫藥、飲食、娛樂等等都是與生活

息息相關。全方位的學習，多方面的涉獵，才能過著了無遺憾的人生。職是之故，從

事教育者能不慎乎？ 

 

 

在佛陀紀念館兩側長廊的牆上，有 86 幅彩畫護生圖，那都是將《星雲禪話》中的

禪宗公案，由藝術家高爾泰、蒲小雨賢伉儷共同創作〈禪畫禪話〉，佛館再以彩色的水

泥浮雕顯現出來，用意是將「禪」理落實於人人的生活之中，讓信徒透過藝術的手法

，輕鬆體會禪宗的生命智慧。其中有一幅「夜遊」，畫著一個小沙彌在夜裡翻牆時右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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踩在師父的右肩上。故事的敘述是這樣的：

小沙彌覺得寺院生活單調乏味，趁著天昏地

黑的夜晚，獨自翻牆狎遊，他的師父仙崖禪

師發現牆角有一張高腳板凳，知道有人開溜

，就不動聲色，順手把板凳挪開，自己站在

原先置放板凳的地方等待。當小沙彌遊罷歸

來，不知板凳已被移走，翻牆之際，腳踩到

的是軟軟的東西，而非硬硬的板凳；仔細一

瞧，赫然發現自己的右腳竟然踩在師父的右

肩上，心生畏懼，深知事態嚴重。這時候，如果是家長或一般師長，恐怕要興師問罪

，或大聲斥責、或罰以鞭笞、或記以大過。然而，禪師待小沙彌從肩膀緩緩下來，著

地之後，只輕聲的叮嚀：「夜深天涼，趕快回去多加衣服，免得著涼！」此事仙崖禪師

從來不提，全寺一百多位學僧也無人知曉；然而自此而後，再也沒有人翻牆夜遊。 

「留住學生的尊嚴，是最好的教育方法。」永光法師以這一句，為全國教師生命

研習營開示。這一幅「夜遊」，透顯仙崖禪師對於小沙彌的翻牆夜遊，沒有一句責罵，

企圖保住學僧的自尊；還以溫馨的叮嚀，希望學僧加衣以免受涼。這是愛的教育，是

以關懷代替處罰的教育。「一時的愛心，人皆有之；長期的愛心，需要耐力」。替學生

維持尊嚴，並不困難，若說執教數十年全無差池，恐怕也不太容易。初為人師，對於

學生上課不專心、學業表現不甚理想者，基於強烈的使命感，不免在課堂上鞭策、督

促、糾正，學生的自尊或許因而受損。如果使用冷言冷語，反而會造成師生關係的疏

離。 

1955 年我開始讀小學，在打罵教育中成長。考卷上每有一個錯字，就得在大庭廣

眾遭老師以藤條伺候。成績越差，練就「金剛不壞之身」就越有希望。老實說，當年

在學校裡學生可說毫無「尊嚴」可言，被老師打是家常便飯，而且普及率百分百，誰

膽敢將被打的事告訴家長，恐怕又有「二次傷害」的事件發生。遭逢言語的「霸凌」，

也是人人有分，習以為常。「不打不成器，不罵不知義」成了當時天經地義的核心價值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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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4 年，我從海軍陸戰隊退伍，幸蒙林壽宏恩師的引薦、辛文炳校長的謬賞，忝

列南台工專的教席。或許從小耳濡目染，「當眾糾正學生、處罰學生」，視為理所當然

，而且是負責任的老師應有的作為。怎會顧慮到學生的尊嚴與感受？伴隨年歲的增長

，教育風氣的丕變，「留住學生的尊嚴」的觀念雖已常駐我心，拿捏是否得宜？須賴慧

心巧思，非平凡如我者所能做得盡善盡美 

 

 

星雲法師對佛光山叢林學院的學生，有一套與一般學校迥異的管理方式。例如：

有一位女同學想家，向校方請省親假五天，老師認為三天已經足夠，擬准三天，星雲

卻裁示給假七天。這位女學生帶著高興的心情返家。第一天，母親特意向服務單位請

假，做了她喜歡吃的菜，而且母女交談甚歡。第二天，母親將飯菜做好之後，就跟這

位女兒告辭，要她自己熱菜，然後趕著上班。女同學獨自一人在家，開始感覺無聊。

第三天，母親的做法跟第二天一樣，她的孤獨感油然而生，忍耐到下午就整裝回校。

星雲給假超過學生的預期，學生的心情想必欣喜若狂，學生難忍寂寞就返校，也是很

自然的事。設若給假五天，心情不如七天的愉悅，最糟糕的是給三天假，學生可能帶

著恨意，說不定會找藉口延遲返校作為報復。另外，小沙彌要在早上四點多起床做早

課，有人賴床，星雲罰他繼續睡覺，並且不得到大雄寶殿禮佛一星期。之後，竟然沒

有人敢賴床。這些事例，都是星雲重視學生自悟的具體作法。個人數十年教學，對於

此項，較為疏忽，有些慚愧。 

 

 

2011 年 4 月底，嚴長壽先生出版《教育應該不一樣》一書，該書第 66 頁有一段發

人深省的敘述：「老師最重要的工作，是幫助學生挖掘、找到他們自身的天賦，看出每

個學生的獨一無二，不適用填鴨式教育，交出一模一樣的『模範生』，『教育不是裝滿

一壺水，而是點亮每個孩子心中的蠟燭，讓他發光、發亮』」。就在今年 8 月 16 日下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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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「菩薩行者」座談會，台南後甲國中總務主任陳月娥老師上台與學員分享教學心得

。她認為教學是一種很有福報的事業，播下善種，就能結成善果。在她任教的班級，

有一位學業低成就的 A 學生，得不到好人緣，顯得落寞寡歡。後來，陳老師得知 A 生

擅長烹飪，就在露營活動分組之前宣佈：「想有口福的人，要與 A 同學同組」，一時之

間，A 生突然備受重視，是人人爭取與之同組的熱門人物，加上他的廚藝受到誇讚，

走起路來因之虎虎生風，確實找到了失落已久的自信，畢業之後旋即到大飯店上班，

一展長才。另有一位 B 生喜歡在課堂敲敲打打，陳老師探原竟委，知道 B 生有木工的

專長，於是將教室的窗戶、門板、桌椅歸他維修。由於技術備受肯定，別班的導師也

請他幫忙，久而久之，自信心與日俱增，後來選擇高職相關類科繼續深造。陳老師就

是擅於發掘學生的專長，又能適時加以肯定，讓學生能夠找到人生揮灑的舞台，所以

她屹立杏壇二十餘年仍樂此不疲。 

就個人而言，平心而論，學生在入學之前已經選好科系，若是發現專長與本科系

不合，必須在轉系或轉校之間做出抉擇。過去曾經有五專機械科的徐慶鐘與二專夜間

部電子科的林炳興兩位同學，因為喜歡音樂，曾陷入徬徨無助，因而建議報考音樂系

，找到人生奮鬥的目標。至於其他同學，以鼓勵繼續深造與報考證照為重點，除此之

外，乏善可陳。  

 

 

前教育部長楊朝祥說：「一個學校辦學成功與否，取決於校友對學校的懷念」。就

一般而言，校友可能會懷念母校教學的點點滴滴、設備的精良、生活的關照、就業的

協助等等，其中以在學時期能夠受到老師的尊重為最窩心。傾聽學生的心語，是老師

尊重學生的最具體的表現。所謂「傾聽」，是以親切的態度，盡全力的仔細聽、耐心的

聽。如此，才能充分了解學生的想法、困境與需求，方能「因材施教」、「及時協助」，

學生也能「適性發展」、「適得其所」。「對話」，必須做到誠懇交談，語彙豐富、語意精

準，才能表達得淋漓盡致。對話的內容必須包含：肯定學生現有的成就，提出正向思

考的對策，以鼓勵替代責備，千萬不可否定學生的想法或存在的價值。「老師期望學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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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為什麼樣的人，學生就有可能成為那個樣子的人」。曾經有一位老師跟學生說：「你

的數學很好，以後會成為數學家」，果不其然，這位受肯定的學生真的成為數學家，而

且還當了大學的校長。我年少輕狂，不喜讀書，導致初中三年級重讀，斯時很慶幸遇

到導師林壽宏先生，他對我這個留級生的課業成績加以肯定，讓我的自信心倍增，因

而在高中聯考名列第一志願榜單。 忝列教席以降，耐心傾聽者有之，無耐心傾聽者亦

有之；理性對話者有之，欠缺理性對話者亦難倖免。而今而後，宜當更加自我惕厲，

期望能在教學生涯的末期，能有一個值得回憶的「句點」。 

（2012 年 8月 31 日完稿） 

 

 

 


